
陈辉东和他的藏书

陈辉东先生是我认识只有数年的好朋友。他今年正好步入古稀之年，脸上常挂着
慈祥的微笑。近几年来，我是他家的常客，聊天中，我知道他是书香子弟，父亲陈濯
涟是清末秀才。受前辈的影响，陈先生从小喜读史书，兴趣至今未减。

陈先生是合浦乾体人，在家乡读完高中后没有机会上大学，1950 年考入北海人民
银行，1952 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又调到市委秘书处和市委宣传部，并提
拔为副科级干部。那时他正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前途一片光明。1957 年“反右”
运动开始，由于他讲了一些批评政治运动扩大化的话，这样，可悲命运很快便降临到
他的头上。在以后的二十一年中，摘帽后长期安排到防护林场、大江林场工作。1980
年右派问题得到纠正后，被任命为大江林场副场长。1984 年至 1993 年先后担任市林业
局、市商业局办公室主任职务直至退休。

尽管陈先生在 40 多年工作期间历经坎坷与磨难，却一直读书不断。早在中学期间
便读完中国四大古典名著。参加工作后虽然家庭经济困难，但只要有一点钱，便去买
书。书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陈先生的藏书有多少，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不奇怪，书较多，没有书架放，只
好叠放在地板上。后来他的一个朋友换了新书架，把几个旧书架送给他，他才有机会
把书移到架子上存放。笔者根据这几个旧书架的长度和层数，估算出把他的书排列起
来，约有 50 多米长，作为私人藏书，应该说是量大的了。

陈辉东先生居住的斗室。除了仅能放一张单人床和写字台外，其余空间全被书籍所占据。

有这么多的书，照理说应该有一个书房存书，但陈先生一家的住房面积较小，他
自己住一间只有 7平方米的斗室，除了放一张单人床、写字台和留一条仅一人走动的通
道外，其余地方全都放满了书。斗室门外的另一间斗室同样放满了书。陈先生简直就
睡在书堆里。

笔者每次到他家，总见他泡在斗室里，不是看书就是包书或装订。看书，这是他



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对书的喜爱，用“爱不释手”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包书，
就是用牛皮纸把他那 50 多米长的书列，一本本地包起来。这些书是他经常翻阅的，生
怕翻多了把书搞残搞脏，装订书的工程就更大了。“文革”期间他失去了许多书，有些
书后来买不到，便想办法向友人借来复印，如民国版的《合浦县志》、《廉州府志》和
《八字山草堂文稿》等。复印固然要花许多钱，把这些复印的史料装订成书更是颇费
精神和时间。陈先生退休后的生活可说是深居简出，这都是为了书。

十多年前，北海市志办发动全市各部门单位搜集和撰写部门志，以便收集编纂出
版《北海市志》。退休后的陈先生受商业局的委托，花了一年多时间，完成了约 30 万字
的商业志手稿，分订成十本送交市志办。从 2000 年开始，《北海市志》的编纂到了冲刺
阶段，陈先生被市志办聘请参加这部 289 万字巨著的编纂工作。2002 年 6 月，《北海市
志》出版，在该志扉页上印着，陈辉东先生是 10 位编纂工作者中的四位副总纂之一，
为《北海市志》的撰稿和编纂出版做了有益的工作。这是与他长期以来在大量的藏书
中汲取丰富的知识是分不开的。


